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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里奇遇法轮功　尾椎变形痊愈














【明慧网】今年82岁的阿利，走路轻快，不熟悉的人会以为她只有六十几岁。十几年前的她可不是这样，因尾椎骨严重受伤塌陷变形，脊椎变形疼痛，她那时只能站和躺、不能坐，到处求医无效，生活苦不堪言。然而在台南东宁公园的一段奇遇，让阿利开始修炼法轮功，脊椎疼痛毛病完全好了，生命重新焕发光彩。


阿利感激地赞叹法轮功（法轮大法）的美好，她说：“我好感谢师父！好几个医生多年来都医不了我的毛病，好多我以前不能做的事，现在都变的可能了。我现在可以双盘坐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再多都没有问题。我的生命是师父再造，感恩之深无法言表。”


修炼后，身心健康，阿利跟女儿、女婿介绍法轮功好，希望他们也有缘走上修炼之路。女婿是医生，对她很孝顺，说：“妈妈如果三年都不用看医生，我就进来修。”阿利以前常常要找女婿带她去看骨科权威，现在身体健康，再也不用看病了，三年后，女婿真的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伟大，迫切地来跟阿利要《转法轮》书看，女儿、女婿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


阿利在炼功前曾有很严重的飞蚊症，在太阳光下常常感觉有一只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看眼科、点眼药水也没能改善，炼功一段时间后，一天从炼功点回家，洗脸后泪水就一直流个不停，之后一天，她突然感觉眼前清澈，不知不觉中飞蚊症好了，连老花眼度数都减轻很多，不用戴眼镜了。子女和老伴也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小时受日文教育的阿利，只学过注音符号，中文认识不多，法轮大法经书中不认识的字，她就写下来，晚上找孩子帮她注音，她就会读了。现在大法中所有的经书她都可以流利地跟着大家一起通读。


阿利知道，由于中共的迫害和谎言污蔑，很多中国大陆人不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反而还有很多误解。她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所以经常不畏辛苦，到阿里山对大陆游客讲真相，一去就是一个星期。她也远到香港讲真相、拿真相展板，一去就是三个星期。精神矍铄的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可以给生命带来希望，重焕光彩。◇








半夜鸡叫 与 烧不坏的雪碧瓶








9月19日晚，在西澳大利亚的2014东山戏剧节上，一出特别的话剧《完美的心》深深打动了马鲁剧院的现场观众。该剧首次将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搬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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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言与兑现








2013年7月3日中共喉舌新华网曾刊登了题为《地主周扒皮原型揭秘：生活简朴 对伙计不苛刻》的文章，并很快被多家网站转载。文章通过引用当年亲历者的所见所闻，证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恶霸地主周扒皮”不过是高玉宝配合当时的形势所进行的杜撰，其原型周春富是一个生活简朴、对家人苛刻但对伙计宽厚的富裕地主，而就是这样一个靠勤劳致富的农民，却在土改时被活活打死。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高玉宝描写的“半夜鸡叫”中周扒皮打开鸡笼并划火柴去照，肯定会惊动鸡，公鸡如何会开口打鸣呢？而且，田地里没有路灯，黑灯瞎火能种地吗？可是，在中共一言堂的灌输下，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从而仇恨地主。当谎言制造了足够的仇恨，杀戮就上场了，这正是中共谎言洗脑想要的效果。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共过去60多年从来没有停止过用谎言给中国人洗脑。比如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就是中共为了配合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弥天大谎。


中共央视播出的“自焚”节目中，有一个女子叫刘春玲，在天安门当场“自焚身亡”。可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曾到河南开封调查，刘春玲的邻居们说从没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而她的女儿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几天后就能带着插管、声音清亮地接受采访、唱歌，完全违反医学常识。尤其是已烧得焦黑的所谓自焚男子王进东，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于2014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之际，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联合国总部和中共代表入住的酒店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特别揭露中共代表张高丽迫害法轮功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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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简讯








天津市蓟县法轮功女学员王淑丽，九月十八日在上仓镇大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上仓派出所及蓟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拘留，令她十二年来才刚刚团聚三个月的家，再次被拆散。


王淑丽曾被非法判刑六年，她的丈夫张祥骏曾被非法判刑十二年，直至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才出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带大三个孩子，早已不堪负重，患上癌症。老人没想到儿子刚刚回家，孝顺媳妇又遭绑架，实在无法承受，每天哭诉：“我的好人，伺候我洗屎洗尿一句怨言都没有，一点都不嫌我，你啥时回家呀，快回家吧。”令闻者落泪。


王淑丽、张祥骏是当地出名的好人，中共当局却不容他们修炼“真善忍”，屡加迫害：王淑丽曾于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而被绑架、关押；她还曾多次被关入“610”洗脑班遭“转化”迫害，受尽各种酷刑折磨。张祥俊更是长期身陷囹圄，累计长达十四年零七个月。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张祥俊和同修张玉东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为法轮功鸣冤的大横幅。两人被绑架、非法劳教，在看守所、劳教所受尽各种酷刑折磨。非法劳教到期后，天津双口劳教所以张祥俊坚定修炼大法不“转化”为由，两次对他非法加期。张祥俊绝食抗议才闯出劳教所。


张祥俊从劳教所回家时，人已经脱相骨瘦如柴，但是当地“610”、公安局、乡政府仍不放过他，派七、八个人昼夜看守他家。二零零一年，张祥俊夫妇避开监控，被迫离家。当地公安系统出动大量警力，在全国范围内非法通缉、追捕二人，还非法冻结张祥俊几十万的个人存款，扬言抓捕他的经费全部从他个人存款中出。王淑丽、张祥俊夫妇后来均遭绑架。王淑丽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迫害。张祥俊被非法判刑十二年，被关押在天津第一监狱。老父亲临去世也没见到儿子一面。老母亲艰难的抚养三个年幼读书的孩子。据悉，期间两个较小的孩子还一度被送进孤儿院。














丈夫十二年冤狱刚满   妻子又遭绑架











被劫持四月  天津王桂荣面临非法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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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9月，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78亿。











【明慧网】我是一名税务系统的公务员，在2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生命中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从好变坏；再一次是从一个不好的人转变为真正的好人。


祖辈的困苦生活、勤劳善良，促使我从小自强自立，努力学习，立志长大后为穷苦百姓做点实事。苍天不负有心人，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税务部门公务员。


在刚开始工作


的几年里，我不忘自己的诺言，为前来办事的百姓尽心尽力地服务，不图报酬，不计名利。然而，在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大环境里，一个人要始终保持高尚的人格实在太难了，特别在共产党的机关部门，贪污腐败更是司空见惯。渐渐地，我也被熏黑了，接受纳税人的吃请，收拿红包礼品。在道德沦丧的社会里，做好人吃不开，做坏人大行其道。


就在我背离少年志向，失去善良本性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传遍中原大地，真、善、忍的佛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田。我修炼了李洪志师父的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真实不虚，作为大法修炼人要从内心改变自己、约束自己，多为他人着想。


从此，我努力地为纳税人排忧解难，能一次帮助办成的事不叫他们跑第二趟，并且把以前接受的礼品，退给了他们现金。一位纳税人激动地说：“真没想到你能这样做，看来法轮功就是好啊！”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人们常常这样讽刺中国的官僚机关。为了能顺利办成事，请客、送礼成风。在这个复杂的大染缸里，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我很可能还会变得随波逐流。


1999年共产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后，我也经历了被非法关洗脑班、流离失所、无理克扣工资等等迫害。尽管生活很困难，上有老，下养小，我也没有向我帮助过的纳税人要好处。有位纳税人大姐在我的帮助下顺利办好事后，为表达谢意，为我准备一点礼品。在我诚心谢绝后，她感动地对她的哥哥说：“法轮大法就是好，有信仰就是不一样！”◇ 








有信仰就是不一样








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我的婆婆因幼年丧母，自小寄居在姑妈家。订亲后，因为公公是残疾人，需要有人照顾，婆婆十几岁就和公公结婚了。


当时我的婆婆嫁的可谓是大户人家。哥五个，公公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小叔子，三个出嫁的小姑都住在附近。我的婆婆因家境贫寒，在这个二、三十口人的家中，是干活儿最多，受气也是最多的。


1945年8月，当时尚未成家的、最小的小叔在北京上学。暑假期间，老祖母吩咐我婆婆，给上学的小叔做一双棉鞋，准备冬天穿。一日恰逢婆婆的三小姑回娘家小住，便问是谁给弟弟做的棉鞋？祖母说是你三嫂给做的，因为你三嫂针线活最好。


婆婆和三小姑的年龄不相上下，三小姑以往也时常欺负婆婆。她偷偷地在棉鞋里插了一根纳鞋底的大针，然后跟老祖母告状说：“三嫂子在棉鞋里插了一根大针，暗害老弟。”祖母闻听查看了，情况属实。便连骂带打我婆婆。三小姑也借机打骂我婆婆。婆婆辩解说是三小姑使坏栽赃。姑嫂争吵不休，吵急眼了，三小姑在地上堆了一小堆土，并插上三根柴禾棍，算是烧香吧，跪在地上对着天发誓说：如果是她陷害嫂子，日后叫她断子绝孙，家破人亡。又磕头又作揖的。


待三小姑发完誓，婆婆也要发誓，刚一开口，被她的大嫂堵上嘴，硬把她拉到屋里去了。


当时正值日本鬼子投降之际，大雨绵绵，大河发水，又发生了霍乱（瘟疫），到处是死人，还有鸡瘟、猪瘟。三小姑婆家的二个小姑子和一双儿女都摊上了，八口之家死了一半。又过了一年多，三姑爷和俩位老人也相继去世，只剩下三小姑一人，真的应验了“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的誓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誓言应验故事层出不穷，人对誓言都是极其重视的。如今中共窃国六十多年，在中共的统治下，百姓被“无神论”洗脑。以为发誓只是一个形式，没有什么用，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发下了极其可怕的毒誓而不自知，其实人在入党、团、队时面对血旗向天发了毒誓。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中共”。誓言可不是儿戏，人忘了天不会忘的。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自己加入过的中共一切组织，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才能给自己的未来等于买了一个平安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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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天津滨海新区六十二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荣女士，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被塘沽国保大队伙同胡家园街派出所恶警绑架，现今仍被非法关押在滨海新区第一看守所遭受迫害。九月十七日，王桂荣律师得到消息说再过十天左右将开庭审理。


九月十七日，王桂荣的律师到天津滨海新区塘沽法院，询问王桂荣案子的情况，该案子的法官拒绝见面，也不告知律师法官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只让书记员出面称再过十天左右开庭，让律师等候通知。


王桂荣以前身体非常不好，有妇科病、心脏病，脾气也很不好，只想着自己。自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她的身体好了，脾气也越来越好，还宽以待人。她公公半身不遂，都是王桂荣一直照顾，伺候到他去世。王桂荣按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着自己，处处与人为善，多多帮助他人。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分局和塘沽国保大队恶警伙同塘沽胡家园街河头派出所恶警，闯入法轮功学员陈国良、王桂荣夫妇家，警察以他们去大港发正念为由（五月十六日陈国良王桂荣夫妇开自家车去大港被警察跟拍），绑架了陈国良、王桂荣夫妇。


当时，王桂荣的妹妹王平恰好来串门，看到姐姐要被警察强行绑架，上前劝阻而被两名恶警强行拖拽摁倒在地，被绑架。王桂荣的儿媳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也上前阻止恶警，其中一名恶警，攥住她的胳膊扭到后背，出于本能，儿媳踢了恶警一脚，就因为这一脚，被恶警勒索了五千元人民币。


当时周围街坊四邻很多人看到警察这样对孕妇的恶劣行径，很是愤慨。恶警还趁机非法抄家，抄走了大量财物，包括打印机、一拖五刻录机、另一个小刻录机、电脑笔记本、真相币一千多元、约一百盘光盘、大量的空白光盘、约两箱打印纸、塑封机一台、手机一部、小收音机三个、内存卡九个。家里被抄走的财物也没有任何清单手续。


当天，陈国良出现身体不适，家属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陈国良被送往塘沽医院（也称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后又转入塘沽开发区泰达医院医治后出院回家。


妹妹王平被绑架当晚，遭到了恶警非法审讯，并遭到自称是杨副所长的恶警的殴打，还扬言要办她以威胁恐吓，最后在非法拘禁二十四小时后，放回家中。


当晚，王桂荣被劫持到天津滨海新区第一看守所，因当时王桂荣出现高血压症状（高压一百八十），看守所拒收，塘沽分局局长给拘留所下令强行拘留关押。


七月三日，由于家人知道了王桂荣身患高血压（高压二百）天天头晕，家人很是担心，王桂荣的姐姐（六十五岁）和王桂荣的女儿就去当地看守所要人，而看守所说要人去找办案单位去，所以王桂荣的姐姐和女儿又去了当地的胡家园街河头派出所，而派出所所长借口不在，他们就说谁办的案找谁，当时王桂荣家人就找了当时办案的有个叫王旭明（手机号：13820955321）的警员。


王的家人说明了情况后，王旭明当时就出言不逊，和王的家人发生了争执，并对王的家人进行殴打，把六十五岁的王桂荣的姐姐手臂拧到后背把头按到地上，王桂荣姐姐手臂当时就肿了，而王桂荣的女儿上前阻止，却被另一名不知姓的民警给扇了几个耳光，并口出狂言进行威胁恐吓。


现在王桂荣已患血压高，家人一直很是担心。











证人见证中共监狱强摘器官事实








八十二岁的阿利修炼法轮功后，摆脱了尾椎疼痛的旧疾，本来不识字、尾椎严重受伤连坐五分钟都不可能的阿利现在可以双盘打坐一小时以上，法轮功所有的经书她都可以通读。








即使半夜鸡叫了，地主也不会让长工下地干活，谁愿意让人在黑夜里去糟践自己的庄稼啊？








2014年“吉隆坡国际青年行进乐队大赛”于9月16日、18日和20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隆重举行。16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作为特别表演嘉宾乐团，为当天的活动增添光彩。








（明慧记者穆文清综合报道）加拿大资深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所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记录了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所做的专业严谨的调查核实。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如果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确实发生了，那么现场人员要么是行凶者，要么是受害者。没有幸存者来讲述自身遭遇。行凶者不大可能坦白自己犯下的反人类罪。但经过调查，我们还是收集了数量惊人的承认证词。”


蓝尼的经历就是个佐证。


蓝尼（化名）不是法轮功学员，他在2005年3月至2007年初2年多的关押期间里，曾被换了17个监号，超过10次与死刑犯共处一室，亲眼目睹犯人行刑前被提取血样，处决当天被数名身着白大褂、戴白手套的人用带红十字标志的白色救护车带走，牢头告诉他，白车是摘器官用的。


有一次蓝尼被提审时，他看到一个死刑犯就在隔壁，脖子上插着一支针筒，里面有半管液体。一小时后，人还在，但针管空了。


蓝尼从牢头那里得知这些死刑犯的器官将被活摘，用于移植。他们的死刑执行日期由监狱和附近一家医院安排。当医院需要器官时，即是行刑之日。器官移植的收费由医院和狱警对分。至于那人脖子上的针筒，牢头说那是一管麻药，用来麻醉死刑犯并维持他的器官机能，直到被割下为止。


在里面关押时间长的犯人则告诉蓝尼，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每个监号里面都至少发生过2-3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2006年11月，蓝尼在江苏省无锡市（邻近上海）第一监狱的另一个监室，被转到311号牢房。转过来不久，狱警要求他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宣称在押犯人陈启东死于疾病。狱警将把这份声明出示给陈的家属。


陈启东曾被关押在311号，但在蓝尼转来的四天前死亡。由于从未见过陈，蓝尼拒绝在死因声明上签字，但同室其他犯人都签了字。


311号的牢头王耀虎和其他7、8个同室犯人告诉蓝尼，陈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拒绝放弃修炼，在关押期间坚持打坐炼功，狱警为此而殴打和折磨他。


陈启东以绝食抗议虐待。于是狱警将管子插进他的喉咙并灌进热粥，轮流对他强行灌食。粥太热，灼伤了陈的消化系统。陈启东发起了高烧。在陈被带离牢房的前几天，穿白袍的人抽取了陈的血样。陈离开当天，4个身着白袍和白手套的人将他带走，从此一去不返。就在这天，一个被提审的犯人看到陈在隔壁房间里，脖子上插着一支针筒。从311号牢房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辆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等在外头。牢头告诉蓝尼，陈被摘取了器官。◇

















